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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陈聪、管建涛、
    魏弘毅、王鹤

　　 2022 年 10 月的一天，李艳华把
自己最早培育成功的大豆品种“东生
1 号”寄给了一家国内大豆加工行业
的龙头企业。这家企业在有关部门审
核批准后，把大豆种子通过飞船送到
太空做实验。
　　从成为黑龙江海伦的第一个大
豆女育种人，到被誉为“女袁隆平”，
30 多年间，李艳华只做大豆育种一
件事，她不仅听得懂大豆“唱歌”，更
有一套培育大豆的严苛标准；她把培
育成功的豆种称为“孩子”，其中任何
一个的表现好坏，都逃不过“鸡娃妈
妈”的眼睛。
　　因为成绩突出，李艳华先后获得

“全国三八红旗手”“全国巾帼建功标
兵”“2018‘感动龙江’年度人物”“黑龙
江省 70 年 70 人模范人物”等荣誉，但
她说自己“没做什么特别的事，只不过
是大胆走了别人眼里的‘夜路’”。
　　她的育种梦，从一条“夜路”出
发，历经岁月里的风风雨雨，正朝着
时空所能及的最远处不断延伸。
　　时光回溯到上世纪 70 年代。
　　小学四年级的李艳华，村里老人
称呼她“丑女”。昏黄柴油灯下，她在
本子封皮上一笔一划写下自己的名
字，石墨勾勒的字痕随着手腕的力量
透过第二页。李艳华做什么都认真细
致，天生如此。
　　农村的孩子，总会在农忙时帮着
做农活。李艳华个头不高，脾气却很
执拗。跟着同学们在生产队里帮大人
掰苞米的时候，别人三把两下掰完一
堆苞米，呼啦啦地就冲到了最前面，
可李艳华总快不起来。有一次，她一
个人被抛在深深的垄沟里，但仍然像
跟自己较着劲儿似的，非得把自己负
责的苞米全都捡出来、掰干净。她心
里只有一个念头：不能把任何一粒粮
食扔在地上。
　　她终于如愿成为了守护粮食安
全的育种人。

打破“传男不传女”

　　 2022 年 11 月的一天，清晨 6 点
多，在一张不到一米宽的皮沙发上，李
艳华睁开双眼。她枕着一个棕色靠枕，
盖着一条浅灰色的绒毯，身下垫着一
条红色薄毯子充当床单。驱赶片刻睡
意，李艳华翻身起床，急着要和“家人
们”——— 几千份大豆“材料”见面。
　　李艳华醒来的地方，是她在中国
科学院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究所
海伦农业生态实验站的办公室。作为
土生土长的黑龙江海伦人，她的家离
单位并不远，走路大概只需 4000 步，
那她也喜欢住在办公室里。
　　“这儿不如家好，但离豆子近。”
李艳华说，陪着豆子，才安心。
　　办公室里，一层又一层的陈列架
贴着墙壁，上面挂满了一个个装有大
豆的牛皮纸袋。还有些干枯的豆秆连
着豆荚高高地站在架子的最上方，展
示着豆子生命的脉络。
　　桌子上叠放着二十几本“账本”，
本子里有很多格子，密密麻麻爬满了
各世代“材料”的各项指标数据。数据
旁边，还有对不同“材料”的评价：“非
常好”“好”“饱满”“淘汰”……
　　每年，李艳华要做几百个杂交组
合，这些“材料”都有谱系。每一颗大
豆是谁和谁的后代，每一代的形状、
色泽、株形、秆的强度、蛋白质含量、
脂肪含量、抗病性、成熟期……所有
豆子的“祖宗八代”几乎全在李艳华
的脑子里。
　　“豆子已经跟我的生命融在一起
了。”李艳华这么解释。
　　农忙时节，李艳华一头扎在地里。
胶皮鞋、旧外套，外人只当是一位普通
的农家妇人，只有当地豆农知道，她是
中国科学院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究
所寒区大豆育种专家，是给农民们带
来高产大豆品种的“金豆娘娘”。
　　李艳华与育种结缘，不得不提到
一个人：金振宇。
　　 1990 年，从东北农业大学作物
学专业毕业后，李艳华回到原海伦市
农业局农科所工作。刚到单位没多
久，中科院一位老专家到农科所挑选
人才。李艳华最终被相中，到海伦农
业生态实验站开始“实习”。
　　老专家正是金振宇。眼看快要退
休，自己因历史原因迟迟未能实现的
心愿，只好寄希望于年轻人。对于接
班人选，金振宇的条件很苛刻：必须

是本科毕业，有认真钻研的精神，要
专业好、人品好，考虑到育种对于女
生过于艰苦，金振宇外加一条，“传男
不传女”。
　　好几年过去，合适人选仍未出
现。直到李艳华毕业，有人向金振宇
推荐，她才有了“实习”的机会。
　　“那个时候，是把我当临时工招
进来的，每天两块零六分的工资，干
了好几个月。”李艳华回忆说。
　　最终，金振宇被李艳华不怕辛苦

“傻乎乎的认真劲儿”感动了，打破自
己设定的条件，将干了一辈子还未完
成的研究工作交给了她。
　　 1991 年，李艳华成为了海伦农
业生态实验站第一个女育种人。
　　三十多年如一日，已经促成 15
个高产豆种面世的李艳华，仍在这条
路上艰辛跋涉。冬闲时节，但她仍忙
得分身乏术。“我把已经做好的 347
份杂交组合带到海南繁育，这几天有
刚出苗的，有鼓粒的，从早到晚都在
观察。”
　　回忆起命运的转折点，李艳华这
样说：“他可能预见到我这人没什么
别的本事，就是能投入感情，认真做
点育种的事儿。”

“鸡娃式”培育

　　“以海 6055 为母本，以‘东生 1
号’为父本，经有性杂交，系谱法选择
7 代育成。”
　　“2012 年配制杂交组合。经过三
次南繁，2016 年 F7 代决选，2017 年
鉴定试验，2018 年参加黑龙江省第
四积温带品种比较试验，2019 年参
加黑龙江省第四积温带区域试验，
2020 年同时参加黑龙江省第四积温
带区域试验和生产试验，2021 年 6
月通过黑龙江省农业农村厅审定。”
　　“试验过程历经 9 年完成。其中
南繁 3 次。”
　　这是大豆品种“东生 19”的诞生
简史。到目前为止，“东生 19”还有另
外 14 个“兄弟姐妹”。它们的“母亲”，
就是李艳华。

　　人类的繁衍，有着严格的伦理束
缚：婴孩分娩，是孕妇怀胎十月的因
果完结。而一颗优质大豆的问世，除
了适宜的生长环境，还有至关重要的
一环：人为杂交。
　　大豆原产于中国，是中华民族给
全人类的馈赠。然而近年我国大豆产
业形势不容乐观。根据中国海关发布
的数据，2021 年，我国进口大豆总量
9652 万吨，自给率不足 15%。与大豆
生产强国相比，我国大豆平均亩产偏
低，这也是我国大豆严重依赖进口的
一个重要因素。
　　有专家认为，与一些国家已建成
全球布局的一体化现代育种体系相
比，我国种业发展基础研究、技术创
新、品种培育的创新链与产业链有机
衔接不畅。大豆品种选育时间长、种
植面积波动大，以及投资回报慢、企
业承受能力有限等因素，导致了我国
大豆种子企业的科技水平不高。
　　提高单产，摆脱对进口大豆的严
重依赖，提升自给率，是大豆育种人
的重要课题。
　　大豆有四个主要的性状维度：丰
产性、优质性、抗性和广适应性。通俗
地说，它们对应人类需要大豆实现的
四个主要指标：高产量、高蛋白质含
量、抗病虫害、能适应不同环境。
　　但是在野生大豆生长过程中，四
个指标相互冲突，无法完美融入一株
植株中。育种人员要做的，就是通过
杂交，将不同野生大豆个体的优质性
状组合到一起，在平衡四个指标的同
时，尽可能提升单个品种中每个指标
的绝对值。
　　“我们选择在夏天，豆株花朵含
苞待放的时候，用镊子拔掉母本豆株
上的雄蕊，然后将父本豆株上的花粉
授给母本豆株。杂交就这样开始了。”
　　李艳华用一句话就能概括杂交
繁育的起点，但她明白，从 6 至 7 代
的繁育过程，到性状稳定后进行决
选，再到参与品种比较试验、区域试
验、大面积生产试验等评比，这不啻
一场小小豆子的艰苦“长征”。
　　杂交授粉通常在 7 月进行。李艳
华团队需要冒着酷暑，用镊子一点一
点授粉，在地里一干就是一天。授粉
需要手稳眼尖，这是对体力和心态的
双重考验。然而一个残酷的现实是：
授粉母本的成活率一般不超过 30%。
这意味着，李艳华团队在整个夏天的
有效做功，只有三成。
　　想要“孩子”脱颖而出，李艳华奉
行“鸡娃式”培育模式。株高一般在
80-90 厘米之间、豆粒要尽可能圆、
出现病害一票否决……“任何环节有
一项不合格的指标，这株苗就不能
要。有时候一年种下来可能一株合格
的都不剩。”李艳华说。
　　豆种从杂交开始到“拥有姓名”，
一般需要 10-12 年。即使再顺利，最
少也需要 8-9 年。为了保证在更短的
时间内培育出高世代豆种，李艳华团

队在海南省三亚市崖州区保平村
租了 30 亩地，建立了南繁基地。如
候鸟一般，李艳华在每年大豆生长
周期开始时携带大豆往返南北，开
启新一季杂交繁育，同时进行数据
记录和豆株管护、淘汰。
　　李艳华乐于在“孩子”成长中
发掘未知：“有的孩子长得快，有的
长得慢；有的脸比较圆，有的比较
扁；有的肤色金黄，有的显得暗淡；
有的性情温和，有的脾气暴躁；有
的害羞内敛，有的能迅速适应环境
变化。哪一个孩子是最好的？只能
培育他长大后，再来评价。”
　　“鸡娃”的背后，却是残酷的

“生”与“死”正负两极。每一个杂交
株，在出生之日起就面临着优胜劣
汰，甚至有些注定要牺牲在“黎明
前”：“有的品种我做了六七年，最后
在审定环节被淘汰了。”李艳华说，
繁育了这么多年，早就有了感情，但
是为了优中选优，再舍不得，也要尊
重规则。这不仅仅是顺应物竞天择
的道理，更是守护粮食安全的责任。
　　从业 32 年，李艳华从难以计
数的杂交豆株中筛选出了 15 个

“孩子”。它们“走”出实验室，“扎”
进黑土地，完成属于它们的繁衍
生息。
　　据粗略统计，这 15 种高产豆
种目前广泛分布于全国 1.48 亿亩
耕地中，占全国大豆种植面积的十
分之一。

醉在“声色”里

　　在这个世上，如果有一种“声
色”让李艳华耽于其中，那无疑是
大豆的“声色”。
　　办公室里，抓起一把豆子，李
艳华倾斜手掌，五指微张，任由金
黄饱满的大豆从掌心流泻而下。
　　大豆溜进了桌上的玻璃容器，
发出“哗啦啦”的声音。李艳华观察
片刻，报出了这捧大豆的重量：“百
粒重（一百粒的重量）大约 22 克。”
　　走到试验田，李艳华慧眼如
炬，在一大片“东生 3 号”豆株中一
眼发现一株因播种失误而长于此
的“东生 9 号”：“‘东生 9 号’的荚
色有点草色，壳和粒之间非常紧
凑，‘东生 3 号’有点毛乎乎的，颗
粒饱满。”
　　“豆子百粒重怎么样，后期能
加工到什么程度”，李艳华都能观
察出来，她说，“大豆会唱歌。”
　　“神乎其技”的背后，是李艳华
内心不变的坚韧和对粮食长久不
渝的珍视。
　　“我们这一辈人，小时候都挨过
饿。我看过《平凡的世界》，对里面关
于饥饿的描写有强烈共鸣。”翻开童
年在老家海伦市向荣乡向民村的记
忆章节，字里行间满是一个涉世未
深的孩童对粮食的真切情感。

　　“那时候蒸小米饭，剩下的汤
家家户户都舍不得扔，攒起来做菜
用。当时农村粮食一年一配给，必
须计划着用，不然揭不开锅。”
　　走过荒年，越过苦难，度过默
默无闻的岁月，大豆的“声色”仿佛
给李艳华创造了一个私密的空间，
把她与红尘中许多名缰利锁的束
缚分隔开来。
　　 1998 年，李艳华已经闯出些
名头。得知海伦市有这样一位育种
人才，一个大城市的企业打算高薪
挖人，当时单是承诺她的奖金就比
单位工资还高。企业人事部门还开
出诱人条件：现在住多少平方米的
平房，入职后就给她置换多少平方
米的楼房。
　　李艳华拒绝了：“在大城市工
作，去一趟地里得多费劲啊，浪费
时间。在海伦，想去哪儿都方便。”
　　还有几年就要退休的李艳华，
评上高级职称的时间是 8 年前，只
因她没发表过 SCI 论文。
　　别人曾为李艳华抱不平，可李
艳华并不觉得：“我这点东西不足
以发论文。高水平论文要做到一定
深度，要对大豆基因、性状等进行
深入研究。而大豆育种则以应用为
主，我抓紧研究出更好的大豆品
种，能为老百姓增产增收做点事，
就挺好。”
　　在自己女儿的成长轨迹里，李
艳华是游离的。“接送上下学、辅导
作业、照顾衣食起居，这些事我妈
做得特别少。”但如今，女儿也躬耕
在田畴，扛起了中国大豆育种的大
旗。“初中之后，我就开始和妈妈一
起种大豆。耳濡目染，那时候我杂
交的豆株拿到海南南繁基地，就能
种活！”
　　“菽”，是古人对豆类的总称。
李艳华给女儿起名王有菽：“这名
字是希望、是寄托，我和女儿是事
实上的血脉之情，我和大豆之间也
有深厚感情。给女儿取名‘王有
菽’，这是血脉之外的血脉之情！”
　　普普通通的三个字，是对女儿
深沉的爱，是对大豆如痴的迷，也默
诉着李艳华成长的答案——— 在血脉
中流淌不息的，正是她的育种人生。

“老丑子”成为李艳华

　　李艳华工作生活的黑龙江省
绥化市，是中国大豆的主产区之
一，尤其是黑土肥沃的县级市海
伦，有“中国优质大豆之乡”之称，
也是重要的大豆集散中心。
　　因为常年和豆农打交道，李艳
华组建了几个微信群，解答他们的
问题。有一次，一位种植大户遇到难
题，李艳华先坐了三小时汽车，又坐
农用车颠簸一个多小时后，直奔地
里细致观察，问题终于得到解决。
　　“我觉得累，但我更觉得安心，

在地里才是充实的。”
李艳华甘之如饴。
　　黑龙江省黑河市
逊克县省级农业科技
园区科研示范中心主
任刘力睿还记得第一
次和李艳华见面的情
形：“李老师穿着一套
蓝运动衣，下车就去田
里看大豆，结束的时候
天已经擦黑了。只要提
到专业问题，她什么都
愿意讲。”
　　“今年我们有 128
个来自国内外的大豆
品种同台竞技，李艳华
老师培育的‘海 A ’品
种 虽 还 未 审 定 ，已 经

‘技压群雄’。”刘力睿
说，在试种中，“海 A ”
亩产超过 500 斤，产量
较目前广泛种植的常

规品种上浮了 60% 以上。
　　截至目前，李艳华的“东生”系
列大豆增产超过 20 亿斤，为农民
增收超过 40 亿元，新疆、内蒙古等
地，都有她的“孩子”，哪个品种高
产了，李艳华能念叨好几天。
　　眼下，李艳华最关心一份正在
审定过程中的“材料”：“试种表现特
别好！在大兴安岭地区呼玛县的第
六积温带亩产还能达到 300 斤，明
年要好好设计与当地种植品种的对
比试验，搞个现场会，争取尽早在当
地推广应用！”第六积温带是黑龙江
最北、环境最严酷的生长区域。
　　在一个工作账本下，我们找到
了李艳华隐秘的一面。她手抄的苏
轼词作《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
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现在怎么说呢，感觉也在逆境
里头。”李艳华说，这几年，每次遭遇
类似新品种没过审的挫折和失败，
她都习惯从诗句里寻找古人的放旷
和豁达，以此排解内心的烦忧。
　　 2022 年 10 月至 11 月期间，
海伦因疫情严重一度静默管控，李
艳华主动把自己隔离在了办公室。
艰繁工作的间隙，手机 App 里的

《苏东坡传》抚平了她情绪中的每
一寸褶皱。
　　诗句抚慰人，人也活成了诗。
一如她的人生，儿时的饥饿、育种
的艰难、名利的诱惑……一步步走
来，“穿林打叶声”响了几响，杳然
消逝。唯独时间里的风风雨雨，洗
练出一个谦和、真诚、专注、纯粹的
李艳华，伴着满地的杂交豆株“吟
啸前行”。
　　“什么是最不够用的？时间最
不够用。”李艳华时刻告诉自己：分
秒必争。
　　“退休以后我还是要干地里的
活，”她说，“生命结束的时候，‘李
艳华育种’这五个字才能结束。”
　　小时候，村里人叫李艳华“老丑
子”“丑女”，这并非说她相貌不好，
而是因为无论怎么逗她，她都不“急
眼”，索性就这么叫她了。长大以后，
在更广袤的黑土地上，她被称为“女
袁隆平”。对此，李艳华更愿意把它
看作农民对自己的期待和鞭策：“肯
定是赶不上袁老的，但是我得尽力
向他致敬、向他看齐。”
　　说着说着，李艳华的语调激动
起来：“中国大豆的事业需要一代
中国人来努力赶超。中国是大豆的
故乡，大豆资源就在我们身边、就
在我们脚下，只要给我们时间，我
们一定能赶、能超，一定不比别人
差！”
　　依然有一些种业公司的人向
李艳华伸出橄榄枝。他们不知道，
李艳华最习惯的，还是那间“梦醒
时见豆”的办公室。
　　她生在这里，长在这里，也不
打算离开这里。她知道，黑土地在，
办公室在，大豆育种就在。
　　采访结束时，李艳华的思绪又
回到了育种梦的开始。
　　那是 1986 年，20 岁的农村女
娃踏进东北农业大学的大门。在学
校树林子里，李艳华梳着干净利落
的短发，穿着长及脚踝的白色连衣
裙，一只手轻抱着树干留下了一张
照片，稚嫩的脸上藏不住她最美的
韶华。
　　有人给她泼冷水：“女娃学农
业没出息”，说她走了一条“夜路”，
看不见光，没有前途。
　　如今，顺着“夜路”，李艳华走
着，坎坷着，一路艰辛跋涉着，终于
发出属于她的光亮———
　　一个眷恋土地的育种人所能
发出的最大光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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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无农不稳，农以种为先。习近平总书记在

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强调：“要抓住耕地和种子

两个要害”“把种业振兴行动切实抓出成效，把

当家品种牢牢攥在自己手里”。

  种业振兴，是握紧农业“芯片”的关键。有一

批农业科技工作者，为祖国种业振兴正在田间

地头、在实验室科研站，十几年“磨”一种，甚至

几十年“磨”一种，执着、默默地耕耘着、奔忙着。

  新华每日电讯今起推出“种业振兴”系列报

道，向您展现他们的科研精神、攻关精神和奉献

精神。

■编者按：

    在在海海南南省省三三亚亚市市崖崖州州区区保保平平村村，，李李艳艳华华
在在南南繁繁中中心心查查看看豆豆株株。。      受受访访者者供供图图

▲▲在在东东北北农农业业大大学学就就读读时时的的李李艳艳华华。。
              受受访访者者供供图图

▲▲海海 66005555 大大豆豆品品种种特特写写。。

    在在黑黑龙龙江江省省齐齐齐齐哈哈尔尔市市依依安安县县，，即即将将迎迎来来秋秋收收的的““东东生生””系系列列大大豆豆（（资资料料图图片片））。。      新新华华社社记记者者魏魏弘弘毅毅摄摄


